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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飛碟離開了這座城市 （短篇小說） 
 

讀大學前我出了一場車禍。開車的人是和我一樣沒有駕照的同班同學，車上

加我總共四個男生，四個人浩浩蕩蕩一車啤酒一人一支香菸從台北市出發去新竹。

駕駛的表哥在金山開了一間民宿，我們要去那過暑假。 
車禍不怎麼嚴重，沒有人受傷，而且車禍地點根本就還在台北市區。駕駛的

同學把車子開進單行道，撞到宅急便的車，然後我們就通通被送往警局。 
阿嬤要我跪在祖先牌位一個晚上不能睡覺。沒有冷氣也沒有蚊香。天剛亮我

就被阿嬤用掃把從沙發上打醒。 
陽台的鳥籠裡剛好死了一隻我不記得什麼名字的鳥。阿嬤也覺得是我弄死那

隻鳥的，氣到拿掃把的力氣也沒有，躺在沙發上指著我破口大罵好久好久，說要

我自己選擇現在搬出去還是她去燒炭自殺好。她穿一身黑，黑色的短衫黑色的棉

褲，頭髮和臉在陽光下蒼白得發出神秘的光芒，像尊神像。 
她唸我唸到早餐都還沒吃就已經要午餐時間，然後開始叨唸起我媽和我爸的

不孝故事。所有的人都跟著阿嬤把我媽叫做「美妮」。美妮的第一任丈夫就是我

的生父。他因為眼睛很大所以綽號「眼鏡猴」。 
美妮和眼鏡猴把阿公過世後留給他們在台中的房子賣掉跑去度第二次蜜月。

我也是因為那次蜜月才出生的。蜜月有一半的時間是在郵輪上度過的。從高雄出

發，經過琉球、鹿兒島然後抵達橫濱。應該也是奢華的行程吧。郵輪上面不都有

各種遊樂甚至玩水設施，還有各種佳餚酒吧咖啡廳嗎？美妮和眼鏡猴的旅行很奢

華，也很時髦。美妮燙一頭大捲髮遮住半邊臉。美妮的臉本來就比較長，又因為

眼睛細又長，她喜歡戴金屬大鏡框墨鏡。眼鏡猴眼睛大，米白 polo衣領立起，

淡藍色近白牛仔褲搭皮靴。大家說他們看起來像姐弟。他們身高差不多，眼鏡猴

僅略高些，只要美妮穿上高跟鞋就能輕易高過他。眼鏡猴雖然瘦小，寬大的肩膀

還是讓他看起來不致於看起來太小隻。 
蜜月的另一半時間都在西日本。眼鏡猴是攝影師，自然花了很多時間在古道

老房。美妮也偏愛京都，大家都愛京都，整個城市就是全日本最大的博物館，展

示日本，為世界各地的觀光客而生。美妮穿上和服，比起旗袍她更愛和服，回台

灣之後，她在房間掛了好幾幅等身大的和服沙龍照。她一間專屬的更衣室，中間

擺隻木質白模特兒終年穿著印有家紋的黑色留袖。小時候我就怕這隻穿黑色和服

的模特兒。她一人站在陰暗的房間裡，永遠不動，沒有臉孔，可怕的是她好像有

時會動，有時面像美妮的浴室，有時背朝更衣室的拉門。而且深夜裡更貌似美妮，

可能會冒出細長的雙眼，可能會自己洗浴更衣。 
阿嬤把陽台的鳥屍包進垃圾袋裡，她說美妮是個壞女兒，第二次蜜月灑太多

錢，還生下孽種。她雖然這樣說，但所有的親戚都知道她最疼最寵的就是美妮，

而且我也是她最寵的孫子了。美妮可是繼承了她在台中綠川的布莊，五層樓整棟

都歸她呢，小時候我們住四樓和五樓，美妮的更衣室就是整個五樓。 
怕模特兒的人還有我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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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男孩子我必須學習克服我的恐懼。有次捉迷藏遊戲，我故意闖入我們都

不敢上去的五樓，妹妹當鬼，我知道她比我更怕那穿著黑色和服的女人。我將自

己藏在和服裙襬之下，不知怎地我真的不害怕。布料和木頭的氣味讓我彷彿置身

在另外一個空間，另一個世界。模特兒真的不是鬼也不是人，只是塊木頭，一大

塊披著人衣仿人形的木料。那天我克服了我的恐懼。 
 有人快步跑上五樓。那明顯是大人走路的聲響。皮鞋叩擊和式地板的聲響。

我知道是美妮。我憋住呼吸，像殭屍片裡面的人那樣，只要呼吸我就可以隱形起

來。她拉開更衣室的門，點開美術燈，又拉開浴室的門。 
 透過和服的裙襬我偷偷觀察，沒有我和妹妹在身旁的美妮，我們的母親，好

像不太一樣了，變成別的女人。我真的很少看到這樣倉皇的美妮。沒有大墨鏡，

孤身站在連身鏡前，背對門外的美術燈她的表情混濁，現在她才是面無表情的人

形模特兒。我感覺得出來她很悲傷，她讓我想起以前我欺負過的女生。忽然她解

開她的白色襯衫，胸罩往下撥。她捧著乳房，走到洗手台前轉開水，用力地潑水，

洗臉那般潑洗乳房。 
 「美妮？」樓梯的方向傳來眼鏡猴的聲音。美妮把水關掉，衣服來不及穿上

只用浴巾覆蓋身體。室內充滿美妮的氣味，她的汗氣，乳房的氣味，她的香水，

樓下布店各種女客身上的氣味。她也突然安靜下來，我覺得她和我一樣都停止了

呼吸，樓下好像真的有殭屍要上來了。「美妮？」聲音更接近了，卻也更小了。 
 美妮走到樓梯玄關的門，門應該是栓上的，因為我聽見轉門把的聲音，門卻

始終打不開，然後是一陣急促的敲門聲。「美妮？開門好嗎？」 
 「媽媽開門。」然後是妹妹的聲音 
 爸爸和妹妹的聲音後來都消失了。我聽見母親啜起的聲音，擤鼻涕，又進來

洗臉，又一人坐在外面的地板好久好久，盯著她自己穿著和服的沙龍照。然後門

開了，她走下樓去。 
 那天我覺得是眼鏡猴吸吮了美妮的乳，玷汙了她的乳讓她感到噁心。我也隱

約覺得妹妹是共謀，這些想法不時在我腦海中浮現，揮之不去。 
 
 孩童時期懼怕的東西很多，懼怕應當是人類的本能，沒有了懼怕的本能，勇

者無懼，人類就不會因為探險和冒險帶來的刺激而興奮。電影是眾多恐懼的來源

吧。我怕哥吉拉，也怕外星人。 
 有次飛碟大量入侵地球，大面積覆蓋地球的天空，飛碟巨大到像星球，天真

要塌下來了那樣，世界各地沒有人知道他們來訪的目的。但有人堅信他們是來幫

助地球人的，這批人攀爬到高樓大廈的最頂端，揮舞各式各樣的歡迎標語，然後

飛碟的門開了，神秘的螢光，然後轟一下把這棟高樓大廈粉碎。空前絕後的大爆

炸從大樓出發，蔓延整座城市，像核彈那樣摧毀都市。這樣的電影畫面讓我驚嚇

了好多年。 
 我感覺飛碟以一種邪惡的姿態進入了綠川一帶，成為詛咒，詛咒綠川畔的所

有高樓大廈。詛咒的陰影在我童年徘徊，各種高樓災難相繼發生，死了真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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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煙揮散不去，變成一朵朵烏雲在每個人的心中。眼鏡猴和美妮當時也認真考慮

要賣掉綠川的布莊，搬去台北跟阿嬤當鄰居。 
 
 美妮以為我喜歡飛碟。因為我不說我怕飛碟，她便認為我只是在學眼鏡猴裝

酷，還要我少學他的行為。 
 她說要帶我去飛碟餐廳。飛碟餐廳在金沙百貨的上面，旋轉餐廳，二十幾層

樓已經是車站附近最高的建築。真的是一架在發光的飛碟，在城市之頂，遠眺綠

川和車站之外的風景，它的光芒在台中市的任一處都能看到。每次搭車回台中，

無論是乘坐汽車、台鐵還是客運，都會特別留意這座永恆般存在的飛碟。 
 妹妹那天晚上沒跟去，爸爸帶她去參加佛光山的女童軍營隊。和我們在飛碟

餐廳用餐的人叫做米多麗阿姨。美妮說米多麗阿姨是日本九州人，跟她的關係比

姐妹還深厚。 
 我把九州誤認成「酒」州，因為在我那天的記憶裡，她們都在喝酒。連甜點

都有酒精，服務生還特別叮嚀她們有些蛋糕和布丁小孩不能吃。 
 米多麗阿姨身上的配飾和美妮同樣多，銀耳墜、銀項鍊，她們還有相同的玉

手鐲。她們聊天的內容我大多不在意，我只顧著自己的食物。偶爾聽她們聊到眼

鏡猴還有妹妹，然後聽美妮抱怨我玩玩具的壞習慣，怎麼跟妹妹吵架。她們交換

口紅，互相撫摸彼此的手和指甲，她們指甲的顏色好像都是暗紅色的。有些話題

不曉得她們是不是故意的，都只用日語。 
 美妮去洗手間時，米多麗阿姨叫我吃她的巧克力蛋糕。我婉拒她，但她不斷

微笑把蛋糕送到我前面。「吃一點看看吧，很好吃喔。」 
 「裡面有酒。」 
 「試試看嘛。」 
 我吃一口，難忘的酸味，雖然有巧克力的甜蜜感覺，卻有一股強烈的酸澀。

我沒有表示我的感覺，只跟她說謝謝。 
 美妮回來看到我在吃含酒精的蛋糕，沒有生氣，她和米多麗阿姨兩人笑成一

片，我像做了什麼好笑的事情覺得好糗，她們笑得好大聲，大家都在看我們，看

我，「談戀愛就是這種味道吧。」她們對我說。她們繼續笑著，我臉愈來愈燙，

我真心覺得她們很討厭。 
 旋轉餐廳在我的印象裡並沒有真的旋轉的感覺。燈光漸漸暗了下來，沒有全

暗，餐廳也安靜了些，沒有完全安靜。幾個人捧著蠟燭列隊出來，把蠟燭一個個

放在客人的面前。美妮和米多麗阿姨透過燭光看著彼此，露出淡淡的微笑，她們

臉上有淚珠，好像在哭，也可能是剛剛笑出來的眼淚。 
 美妮把手放在我的背上，「如果我們跟阿姨一起住，你覺得怎麼樣？」 
 「不要。」我果斷回答，覺得聲音已經不是我的聲音，我覺得自己好像是眼

鏡猴。即使那時還沒進入變聲期，但我已經在模仿他的語調。 
 「不要啊？」美妮疑惑地看著我，「怎麼，你不喜歡米多麗阿姨嗎？」 
 我搖頭表示不喜歡。我以為米多麗阿姨會生氣，或是難過，結果她居然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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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這孩子跟你一樣耶，好可愛啊。」她說。 
 「真是沒禮貌，在女生面前不可以這樣子沒禮貌。」美妮對我叨唸。 
  

吃完飯了，金沙百貨前面還有人在發氣球。米多麗阿姨很開心地去拿了一朵

粉紅色的氣球，她說那是最後一朵粉紅色了。 
「你怎麼給男孩子粉紅色？」美妮看著氣球，她們相愣幾秒，接著又笑成一

片，「原來是你要的呀！你都幾歲了！」 
「你會不會生米多麗阿姨的氣？」米多麗阿姨低著頭對我笑著。我搖搖頭說

自己其實不喜歡氣球。 
「所以你喜歡米多麗阿姨嗎？」美妮又再問我，同樣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這次我說，我很喜歡，美妮露出滿意的笑容，拍拍我的肩膀。米多麗阿姨笑得很

開心，感覺她非常快樂，抓著粉紅色氣球，甚至露出有些害臊的少女笑容。 
 「快看，」米多麗阿姨指著天空的方向，「我們剛剛真的在飛碟裡面呀。」 
 飛碟餐廳發出金色燦爛的光芒，「看不出來有在旋轉呢。」 
 「可是，真的好像隨時會起飛的樣子呢。」 
 
 米多麗阿姨越來越常出現在布莊裡了。她甚至自己就在二樓工作，學美妮戴

起大鏡框的金屬眼鏡，幫客人揀選製作窗簾的布料。眼鏡猴的脾氣也愈來愈惡劣，

我從他們三人身上嗅到醋意，那是一種愛恨交織的情感，妹妹無感，只覺得不喜

歡米多麗阿姨的出現。 
 我們也都知道美妮和米多麗在熱戀。 
 有天晚上，我被妹妹喚醒。她說五樓的模特兒突然活了過來，一直尖叫，讓

她覺得好害怕，而且找不到爸爸媽媽。我也聽到女人的尖叫聲。聲音真的從五樓

傳來。妹妹下意識開始哭了起來，我也全身發顫，現在才凌晨一點。 
 那個夜晚真的像是夢境。彈簧床發出的彈簧聲像有人的手刻意在敲彈。時鐘

的短針和長針指向曖昧古怪的時間，凌晨一點，我們不應該清醒的時間，夢的時

間。走廊和樓梯在黑暗中長得沒有盡頭，燈一亮，盡頭深處的門像是樹洞的入口

陰森冰涼，牆壁掛畫和掛布的影子處長出一雙雙發亮的狼眼，我們像被丟棄在森

林的兄妹，森林的路上卻沒有月光，沒有麵包屑可以做為指引座標。 
 尖叫聲再次傳了過來，在房子的樓梯間造成回音。 
 那尖叫聲既陌生又熟悉，我自告奮用奔向五樓，因為太害怕了所以是用衝用

跑的方式，打算一頭撞向女鬼，門一開，我卻撞到了眼鏡猴。他用手抓起我的頭

髮，把我甩到一旁，並從我屁股補上一腳。 
 美妮跪在衣櫃旁邊，低著頭連我也不看一眼。滿屋子的酒氣。我滿臉發燙，

坐在地上，眼鏡猴冷靜得像要殺人，偌大的雙眸滿是血絲。妹妹蹲在樓梯口哭了

起來好大聲，但沒有人要去理她。這場景像夢，但卻真的不是夢境，我的腳和屁

股都痛得要命，人都醒了過來。 
 「起來。」眼鏡猴對我命令。 



5 
 

 「動作快點！」 
 我立刻站直。雙手貼直我的大腿側。 

「爸爸跟媽媽，選一個。」他命令。 
「快點！」 
我小聲的說了自己也不能確定的答案，我自己也認不清楚的聲音，我希望我

的嘴巴這時候發出來的聲音聽起來會像是爸爸也像是媽媽。 
「嘴巴含滷蛋嗎？大聲！」眼鏡猴的手臂都爆出青筋。 
「爸爸！」我幾乎是吼的，美妮的肩膀抽動了一下。妹妹不哭了，她瞪大眼

睛看著我，好像被我的聲音嚇到。 
 「米多麗阿姨跟爸爸，選一個。」 
 「爸爸。」這次我毫不猶豫說出了我的答案。我並不恨米多麗阿姨，她很美，

美妮很愛她，她人也很好，她們情愛比姐妹還深。我可以這麼愛妹妹，為什麼美

妮不能也有個妹妹能愛呢？ 
 眼鏡猴沒有點頭，沒有表示對我的肯定，他要我走到美妮面前。 
 他要美妮繼續跪著，他要美妮抬起頭。美妮在哭，她低著頭不願意抬起來，

她沒有要擦眼淚的樣子，她任由眼淚流滿她的眼睛，一路往脖子，往她的乳房流

去。美妮盯著我的膝蓋，那張臉不像是我的母親，距離我好遙遠。 
 「好好看你兒子的眼睛。」眼鏡猴命令美妮。 
 美妮聽從命令，她的眼睛離開我的膝蓋，看著我的眼睛，眼淚越流越多，她

的眼睛變得好腫好小，裡面彷彿什麼也不存在了。我忍著自己的淚水，不允許自

己在這樣的情況下哭泣。 
 「打她。」眼鏡猴這次的命令幾乎讓我心臟停止。我覺得心跳困難，發出難

以言喻的疼痛。我盯著不敢說話的妹妹，還有眼鏡猴長滿血絲的雙眼，然後是媽

媽的臉，她還在哭，她不敢看我，不敢看妹妹，更不敢看眼鏡猴，她是羞恥的女

人。 
 「聽不懂是不是？」 
 「是男人，就打下去。」 
 我搖搖頭。眼鏡猴冷笑幾聲，「他娘的，你這婊子還真的給我生了一個畜生。」 
 「不打她，就是我拿刀子把你剁成兩半。」眼鏡猴威脅。 
 於是我輕輕拍了美妮的臉。她閉上眼睛，她的臉摸起來好油膩，好濕黏。 
 「沒吃飯喔？」眼鏡猴吼道。 
 我用力打了下去。美妮臥倒在地上，很快又爬起來跪好，這次跪得離我們更

遠。一樣低著頭誰也不敢看，什麼話也不敢說。 
  
越來越遠。 

 我離自己愈來愈遠。 
 美妮帶著我和妹妹一家人到了台北阿嬤家。她對待我們的方式改變了，我們

在自強號上吃麥當勞，喝珍珠奶茶，手上提著乖乖桶，看著妹妹很滿足，我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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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滿足。 
 剛到阿嬤家，傍晚。阿嬤沒有什麼笑容，她用一種很嚴肅的口吻說我和妹妹

好乖，要我們去客廳看卡通。然後她拿起掃把，要美妮跟她進房間。妹妹已經找

到她要看的卡通了，可是卻睡著。我聽見房間裡傳來掃把打在人身上的聲音。其

實很大聲，卡通的聲音都沒辦法蓋過。 
 過了好久好久，天都全暗了，我也睡著，然後跟著妹妹一起醒過來，桌子上

好多食物，燒鴨，蔥爆牛肉，高麗菜，番茄炒蛋……都是阿嬤輕手煮好的食物，

可只有我們祖孫三人。那天沒有人跟我們解釋發生了什麼事，美妮就這樣消失了。

我知道美妮回台中去了，我知道，是因為我發現她沒有化妝，沒有戴上大眼鏡還

有銀飾玉鐲子就上來台北。而我也是後來才逐漸明白，我和妹妹，要永遠被留在

台北，陪著爸爸到他在汐止的新房子去。 
這叫離婚，那年紀誰知道什麼是離婚。只記得在在台北的新學校，我變得很

特別，大家都恨不得跟我一樣被叫做單親家庭，很酷的稱號，很酷的身分，突然

我變得很受歡迎，好多人想跟我做朋友，我成為從台中來的，很不一樣的人。 
我還吹牛，我曾經在飛碟裡吃過晚餐。 
「你騙人。」坐在我旁邊的女同學不相信我，「世界上沒有飛碟，你騙人。」 
「台中有，是台北沒有！」我說。 
「而且他單親耶。」有個智商不高的笨同學這樣幫我說話。 
「單親有什麼了不起，」女孩把下巴抬得好高，「我也單親啊，而且我是混

血兒。」女孩只跟媽媽住在一起，媽媽是越南人，嚴格說父母現處分居的狀態。 
「老師沒有說你是單親。」我反駁她。 
「反正你是騙子啦！」另外一個女生加入她。 
我變成眼鏡猴，縮起拳頭揍了那個幫她說話的女生的胸部。 
 
那天回家，眼鏡猴罰我做一百個交互蹲跳，罰站不准吃晚餐。他斥責我，說

打女人的男人不是男人。事件過後，整個小學都把我視為惡霸。事情渲染得越來

越過分，高年級已經盛傳我和國中幫派有關係，而且知道怎麼用保險套。 
班級導師主動介入了我的事情。星期三小學只有半天課，中午放學大家回家，

我被單獨留了下來。還有一個男生也被留了下來，因為他很喜歡偷別人的橡皮

擦。 
導師把她脖子上的絲巾取下，指著上面的傷口告訴我她老公怎麼樣對待她。

我只對這件事情有印象，她向我訴苦，告訴我她的生活多麼不好過，她老公雖然

是醫生但有多壞。仔細想想這絕對不會是當天留校的重點，她可能只是想告訴我

暴力不能解決問題，諸如此類的人生教訓。 
 

 妹妹才是真正學壞的人。她國中被抓到霸凌其他女生的那年，飛碟的詛咒再

度降臨綠川。整個金沙百貨陷入濃煙之中，大家抱頭逃竄，那濃煙在新聞畫面看

起來就真的就好像是有外星人攻擊。飛碟上面也冒著濃濃的煙，還有人站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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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要跳下去。綠川旁的大樓，又燒死人了。 
 那時我已經高中，我打了一通電話到台中給美妮。美妮說沒事，問我吃飯了

沒，然後她再忙，很快我們就把電話掛上。 
 
 事情過沒不久，我收到妹妹的簡訊，她在求救，說她在她們女校宿舍後面的

花園裡，她沒多寫什麼。我騎腳踏車趕到的時候，還要翻過圍牆才能偷偷進去。

妹妹的裙子被剪破，內褲不見，我趕緊脫下自己的長褲要她穿上，反正我還有一

條四角褲。 
 我們回到家後，算了算零用錢，夠她買件新的制服裙子。我們誰也不能說，

不然眼鏡猴知道肯定會殺了妹妹。 
 但我心裡面有非常巨大的憤怒，我先禁止妹妹斷絕和壞朋友的往來，然後私

下找到了欺負我妹的女生家去。星期六中午，她一開門我就揮拳揍她，揍到她抓

著我的腳不斷說對不起。這時我才發現有個中年男人隔著紗門在看我們，我以為

那是她爸，結果卻是她的客人。女孩把頭抬起來的那一刻，我的眼淚就湧出來了，

太像美妮，她太像美妮。 
 
 阿嬤說美妮是個壞女兒，比眼鏡猴還壞。她說我跟美妮一樣壞，讓她操心，

讓她頭髮提早變白，還害她最近心臟不好，睡覺還會做惡夢。 
 大學的第一個夏季前，我離開了宿舍，租賃的房間就剛好也在綠川畔。但這

一段綠川在大學城，兩邊的人行道和自行車道更寬闊，樹也更高，人更少。南台

中，這裡比起中區更加安靜，居民更藍領，到處都是鐵工廠。 
 我照阿嬤的習慣把一疊裝滿千元鈔票的紅包塞到新房間的衣櫥，灑一包樟腦，

就出門要去和美妮見面。 
 下了公車，東協廣場和綠川旁的小路都擠滿了人，雙節公車咻一下飛過去，

人力公司外大排長龍，各國語言交雜，戴著橘色穆斯林頭巾全身黃橘的女子走出

黃色的計程車，暮春最亮的花色，奔向綠燈快要轉紅燈的街口。沒有什麼風，梅

雨還沒來，黑板樹的棉花種子在高空中飄呀飄，在千越大樓和東協廣場之間，這

些白茸茸的雪花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著人潮，也跟著熱鬧起來。 
騎樓裡擺了一張白鐵桌，越南女子穿著亮色的洋裝在桌前像是算命，也是好

多人圍繞，好多對話飛來飛去，每個人都很殷勤盼望自己問題的合理答覆。我也

走上去，我也想探尋我的未來，我也想知道我距離我自己究竟有多遠了，我想知

道飛碟是否還在這座城市。 
我值得被愛嗎？我能愛人嗎？ 
但白鐵桌上的牌子上除了越南文就只有英文了，而且不是算命，而且不是占

卜，他們一群人在辦手機業務，顯然一大票都是剛抵達台灣的移工。 
也許，我心裡想著，也許我可以跟那女人辦個新的手機號碼。我可以用那支

新的號碼重新聯絡到某個人，會是誰呢？我忽然覺得應該要打給米多麗阿姨，在

那通電話裡我不需要說話，我只要用這支新的號碼，用一個陌生的身份，聽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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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阿姨說「喂」，也許會有短暫的空白，空白中我能聽見她周圍的世界。在那空

白的世界裡，她不會知道是我，我只會留給她一個隔天就能忘的懸空的問號。 
「喂？」我幻想著米多麗阿姨真的接起了電話，她不斷用日文和中文確認電

話裡的人是誰。我覺得我還會聽見美妮的笑聲，她們會說，飛碟好像沒有在旋轉，

可是飛碟好像隨時會飛起來。 
但說真的，飛碟在夜裡真的又再次被點亮了。 
大火災難後就已經不再營運的飛碟，現在要重新啟動，整座大樓將會是全新

的高級飯店。那發亮的圓盤物體我在大學裡也能看到。 
  
 晚餐前，美妮和我倚靠在綠川畔，對岸廣長坐滿喝酒的移工。美妮穿得更隨

興了，配飾變少，只剩下玉鐲子，她頭髮剪短，似乎沒什麼衰老。也許她在我們

離開之後更加年輕。 
 我們抽菸。美妮把菸給我時一直在笑，「反正你八歲就已經喝過酒了，我也

不覺得你抽菸很奇怪。」 
 我跟她說起妹妹學壞的事情，美妮也像在聽笑話一樣不斷地笑，但時而鎮靜，

要我這做哥哥的好好教導妹妹，她說父母無能只能靠長子。「太妹很少嫁不出去

的，省得煩惱。」她邊說邊笑。 
 我們幾乎同時間把菸抽完，剩下的菸蒂捏在手中，我們看著彼此，然後笑了

起來。「你想丟到水裡面，對不對？」美妮問我。 
 我聳聳肩。 

「好，」美妮點點頭，「丟下去之前要許個願望。」 
她許了個願望，然後就把菸蒂丟了下去，我也學她。 
「你許了什麼願望？」我們不約而同問對方。 
我們笑了很久，沒有人想要先開口回答。 


